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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协管员街头扮男装

一层层棉衣,哪管漂不漂亮
文/片 本报记者 马云云

1月4日这一天，省城气温骤降。这天，文

化东路和历山路路口东北角，40岁的王莹正

在寒风中值班。这名普通的女协管员，每天

上6个小时的班，每月630元的报酬，不分寒

暑，她已经在这里露天干了三年多。

乍一看王莹，记者还以为
是个男人：蓝色棉工作服、
黑色裤子，短绒的军帽，整
个一副男人的扮相。王莹
说，对她来说，保暖才是最
重要的，漂不漂亮已经无关
紧要了。

王莹掀开衣角数了数，
大致有一件秋衣、一件毛衣、
一件羽绒服，把最外面的工作
服撑得臃肿不堪。她说，天气
冷，就使劲套衣服，自己还特
地穿上了两双袜子，裤子里面
还新加了一条棉裤。

王莹的嘴唇一直很干，喝
水太少了，这样可以少上厕
所，她尽量少喝水，实在渴得
厉害，她就喝一口自己带的
水。由于保温杯容易被偷，王
莹就用简单的瓶子装水，这么
冷的天，从家带过来，水早就
凉了。

每天早上一大早，王莹就
起床，给儿子匆匆做好饭，自
己好歹吃上几口，就从杆石桥
的家往这里赶，她必须要在
7点前上岗，如果迟到，每
次将被罚款10元，而她每天
的工资为 2 1元。在这个路
口，每隔一分钟她就要过一
次文化东路的红绿灯，每天
6 个小时，算来至少要走
1000多米。

下午1点20分，一个穿着
米色羽绒服的妇女推着自行
车冒着红灯往前走。王莹吹响
了胸前的哨子，妇女不听，王
莹喊道：“红灯，别闯。”妇女扭
过头瞪了一眼王莹，嘀咕了一
声：“两边汽车都不跑了，还不
能走吗？”王莹不说话了，妇女
大概觉得不好意思了，又极不
情愿地退了回来。

下午1点25分，两个大学
生模样的女孩结伴闯红灯。王
莹吹响哨子，她们充耳不闻，自
顾自地看着两边车况，一步一
步走过去。王莹摆摆手说，“遇
到这样的，没有任何办法。”

王莹说，闯红灯的什么人
都有，啥难听的话都有说的，
不分身份和年龄。“你还想干
吗？回家去吧！”“你管得着吗？
撞死又不怪你！”有些被阻止
闯红灯的人这样恶狠狠地说。
一听到这些，她就一肚子火，
但都忍了。“我不能惹事，万一
打起来就不好收场了。”

下午2点20分，一个染着
满头黄发的妇女从大润发方
向走来，红灯。她边打手机边
往前走，根本不看红绿灯。王
莹说，这个女人天天闯红灯，
根本就没有遵守交通规则的
意识，在这个路口有好几个这
样的人，时间长了她都面熟。

当然，干活并不是都这样
不顺心，常年的工作让王莹在
这里也结识了不少行人朋友。
下午2点30分，一位大妈拎着
包在这里等红绿灯，跟王莹寒
暄起来。
“天那么冷，还行吧？”
“行，有太阳照着。家里挺

好的吧？”
“挺好。”
王莹说，这是她值班时认

识的老人，两人都不知道对方
的姓名和住所，但一见面都挺
热乎。

最近王莹有个心事，她想
找一位曾对她有恩的老人。去
年冬天，附近一位老人见王莹
冷，特地送来一条围巾。现在，
王莹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老人
家了，难道病了？王莹一直想
去看看，但当初没有问过老人
的姓名和家庭住址，根本不知
从何找起。

不到 3点，气温越来越
低。王莹往下拉了拉耳套，趁
着没人的时候跺跺脚，她还要
再站1小时的岗才能回家。

□马云云

我曾以为交通协管是
个可有可无的岗位，甚至认
为他们的工作无非就是看
着红绿灯对行人指指点点？
也曾对他们视而不见，甚至
也曾在某个闯红灯的瞬间
埋怨他们多事？
“不看信号灯，气死人！”

王莹这样抱怨时，突然感觉
她像个对学生恨铁不成钢
的老师。按说如果行人非要
闯红灯，她也没必要承担责
任，可她觉得那是自己的工
作没做到位，非要把每个闯
红灯的人都拉回来。一个闯
红灯的行人对王莹的哨声
充耳不闻，哨声越响跑得越
快，那脚步像是一种示威、
炫耀甚至是挑衅。王莹没吭
声，叹息着摇了摇头，我想，
那时她冷的不光是身体，还
有心灵。

当我得知还有很多关
心协管员的市民时，心底不
禁泛起丝丝暖意。说起给自
己送围巾的老大妈，豪爽
的、足有二百多斤重的王莹
微微翘起嘴角。

我们不可能都给她送围
巾，但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个微
笑。但愿这微笑，能在这么冷
的天里，温暖他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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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莹穿得臃肿不堪，乍一看像个大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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